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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我们7
个人窝在酒店客房内，醒时在做项
目，睡着时似乎也在做项目。

Young他们5个人开始时对我
颇有想法，幸亏我有先见之明，要了
Helen。Helen对金融一窍不通，但
在某种程度上，她代表着陆励成，每
当我发布号令有人质疑时，我只需
看向Helen就行，她的一句话比我
磨破嘴皮子解释更有用。

随着计划的实施，我与他们的
关系渐渐融洽起来，不再需要Hel-
en旁听，她变成了保姆，替我们变着
花样弄好吃的，连咖啡都是不带重

样的味道。
也许几个月后，我们仍会为升

迁斗得你死我活，可现在我们暂时
忘记了办公室里的职位升迁、奖金
高低，通力协作，向同一个目标努力
迈进。项目每取得一些进展，大家
都一起高兴；每失败一次，大家都一
起痛苦。我们笑在一起，泪水洒在
一起，这种众志成城的感觉，没尝试
过的人永难明白它有多么美妙，很
多人热爱工作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我本来只想有保留地付出，可
是他们的投入和热情感染了我，我
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只想努力做好
一切，让所有人的努力都有最好的
结果。

实在累了，大家就横七竖八地睡
在地毯上，男子胡子拉碴，女人妆容半
残，可揉揉眼睛，一杯咖啡下肚，大家
又精神焕发，投入新的战斗。

最后一天，我们忙到半夜，终于
把演示图做好了。因为太疲惫，大家
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长舒一
口气，也顾不上脱衣服，躺倒就睡。

我一面硬撑着检查所有东西
是否齐备，一面情不自禁地惦记着
一个人。确认同屋的人都睡熟后，
我登录MSN，电脑上很快弹出了
对话框。

“在吗？”
“我的一千零一夜故事呢？”
“最近还好吗？”

“上来后，请给我留言。”
虽然他的最后一句留言已是一

个多星期前的，可它仍让我的疲惫
瞬间烟消云散。

“不好意思，前几天有点儿突发
事情，我出差了，不方便上网聊天。”

“听说东西都做完了？”我身后突
然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吓得我立即
合上笔记本：“你？你怎么进来的？”

陆励成晃了晃手中的门卡，这
房间是Helen开的，他当然可以从
Helen那里拿到房门钥匙。

我没好气地说：“做完了，不过
我还没有最后复核细节。”

陆励成坐在桌子的另一侧：“我
来负责复核，你去睡觉，明天早上还
要作报告。”

我尽量放低姿态说：“能不能不
让我作报告？”

“这是你的心血。”
“也是他们的心血。”
他盯着我，有些不明白，最后作

了让步：“那你想让谁作报告？”
“Young，她英文很流利，姿势

很优雅，即使美国来的老板在下面
听，她也绝对不会让你丢面子。”

“我要的不是‘不丢面子’。”
我抱着头叹气：“明白，明白，你

要的是赢。放心吧！讲得好，你固
然赢了，她也赢了，机会难得，她不
会辜负你，更不会辜负自己。”

他不再吭声，打开随身携带的

电脑，我把U盘递给他。我抱着电
脑躲到角落里，没有桌子索性坐到
地上，靠着墙壁。我打开电脑，重新
登录MSN，竟看到了他的回复。

“没关系，我只是担心你有什么
事情。”

“又没消息了？又去出差了？”
一瞬间，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鼻子发酸，眼眶里突然有了泪花。
“没看到你在线，我发完消息

后，没指望你能回复，所以没留意，
抱歉。”

“我这几天刚发现这东西可以让
人假装不在线。这玩意儿很人性化
啊，即使在网络上，我们也需要面具。”

他竟然连这都不知道？我对着电
脑摇头笑：“你以前都在网上干什么？”

“看新闻、炒股票、查资料、开
会、沟通。我不是石器时代的人，虽
然不太会用MSN的小花招，但也不
是古董。”

我抱着电脑乐：“你都学会隐身
了，当然不是古董了。”

他发了一个大笑的表情：“你今
天还讲故事吗？”

“宋学长，你明天还上不上班？
请去睡觉！”

“不要给自己的懒惰寻找借口。”
“不要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

儿。我要去睡觉了，晚安！”
“晚安！”

（摘自《最美的时光》桐华 著）

依依出生于1996年10月21日
21时00分，农历丙子年九月初十，
这一天是星期一，出生地点是吉林
省扶余县人民医院。

女儿出生时，我在西安工作，没
能在第一时间迎接孩子的降生，没
能在妻子最需要我的时候陪在她身
边。两个月后的12月22日，我提前
一周结束了西安的培训班授课，当
晚登上归乡的列车，取道北京，于24
日深夜回到家乡。

带着给妻儿和二老购买的礼
物，怀着激动的心情推开家门，见到
了女儿。可是看到满屋子的亲人

时，我只侧目看了看我那日思夜想
的宝贝闺女，就和大家聊开了。为
时不久，妻子发话了：“这么多天才
回来，还不赶紧看看孩子。”“是啊，
还是好好看看孩子吧。”大家随声附
和。

我开始细细地端详起眼前这个
被红花棉被裹着，睡得香甜，带着天
使般微笑的小娇儿。亲友们说，孩
子的下巴像我，鼻子像妈妈，我觉得
幸福极了。

也许孩子知道是爸爸回来了，
半个小时后，她醒了，冲着我微笑，
那一刻强烈的幸福感溢满我的心
头，我大声地告诉她：“宝宝，我是
爸爸，我是爸爸。”我顺势将女儿从
妻子怀里抱过来，由于“业务”不熟
练，竟把孩子弄疼了，依依哭了起
来，于是大家又是对我一番指责：

“瞧瞧，这爹当的，连抱孩子都抱不
好。”我无限幸福地接受来自大家
的批评。

第二天，我在认真学习抱孩子
技巧的同时正式上岗：洗尿布、冲
奶粉。尽管母亲和妻子不让我干
这些，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参与其
中，我认为这是孩子婴儿期，一个
做父亲的基本职责，而且这本身是
一种幸福体验，做父亲的幸福就此
开始了！

1997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

十，我携妻儿辞别亲人，离开故里赶
赴妻子的老家山东龙口。出生尚不
满4个月的依依，在火车上不停地
转动着一双大眼睛看这看那，一路
很少哭闹，两天后我们来到位于胶
东半岛的一个小山村。岳母一家将
我们迎进门，在家中小住几日后，我
和妻子奔赴西安打拼，为我们的宝
宝构筑未来的幸福大厦。

回到西安，我开始出任陕西省
公关协会院校工作委员会主任，主
管全省高校社团公关培训工作，并
继续开办培训班，成立了陕西省大
学生公关礼仪队，同时应邀为西安
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东子心理咨询》
节目。就在我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的时候，内弟来电话说，因为我和
他姐是后补的结婚证，当地计划生
育部门认为孩子属超生，要罚款。

我原计划到年底，待孩子满一
周岁再将其接到身边。突遇这种
情况，我不得不临时调整计划，先
把孩子接过来。于是，妻子急速赶
回山东老家，顶着酷暑将孩子接回
西安。

妻子回到家中，只和孩子熟悉
了两天，7月30日，她带着女儿离开
老家，先坐长途汽车到青岛，后从青
岛转乘火车赴西安。在青岛火车站
因买不到坐票，孩子浑身又长满了
痱子，妻子焦急万分地哭着给我打

电话。我安慰她不要着急，并告诉
她找火车站值班站长请求帮助。最
后总算谋得一个座位，她就这样抱
着孩子，苦熬两天一宿才到西安。

在火车站站台见到妻女的那一
刻，我怔住了：我那可爱的白白胖
胖的宝宝如非洲难民营里的孩子，
漂亮的妻子也憔悴如逃荒女。我
心里无比难受，在讲台上口若悬河
的我，此刻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打了一个寒战后，将母女俩抱在怀
里，紧咬着下唇不让泪水流淌，我
在心里说：“对不起，我的爱人；对
不起，我的孩子！”

将妻女接回家，我们一家三口
总算团聚了。最初接到内弟打来
的电话时，我对妻子老家当地计
划生育部门的做法很愤怒，甚至
要向他们讨个说法。可是当我见
到孩子后，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现在想来还要感谢他们的不义之
举，因为他们为我提供了和女儿
多亲近的机会，使我做父亲的幸
福时间更多。

阔别近半年，我再见到依依
时，孩子已经不知我为何人，因为

“爸爸”尚未储存在她的记忆里，经
过几天的“套近乎”，孩子终于接纳
了我……

（摘自《做父亲的幸福——好爸
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东子 著）


